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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在风中
□王新凯

当寒冽的冬风如幽灵般悄
然降临，似一把无比尖锐、锋
利至极的利刃，以冷酷决绝的
姿态无情地划过人们的面庞，
瞬间带来一阵钻心刺骨的冷。
它不同于春风那轻柔如丝、温
暖和煦的抚摸，也迥异于夏风
那充满热情、奔放不羁的拥抱，
更与秋天那沉稳含蓄、略带伤
感的悲风大相径庭。它仿若一
位从悠悠岁月长河深处缓缓走
来的老者，挟带着能直抵骨髓
的彻骨严寒，以呼啸的方式汹
涌而来，犹如一股势不可当的
磅礴力量，席卷着广袤的大地，
让人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寒意。

风，于广袤无垠的天地之
间自由自在地穿梭，虽无形却
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强大力量。
原本已被秋风吹得枯黄脆弱的
草儿，在它这冷酷无情的肆虐
之下，颤抖得愈发厉害，发出
簌簌作响之声，仿佛在诉说着
自己的痛苦。它凌厉地掠过树
枝，那些干枯的枝丫在狂风中
瑟瑟发抖，像是在寒风中哀鸣。
那些树叶，早在秋风的轻柔摩
挲下纷纷扬扬地飘落。而此时
的地面上，留存着寥寥残叶，

在冬风那愤怒咆哮的裹挟之中，
孤零零地打着旋儿，恰似迷失
了方向、不知所措的孩童，不
知何处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

寒风中匆忙赶路的人们，
哆哆嗦嗦、步履维艰地行走在
路上。他们身着厚厚的衣物，
把脸庞深深地埋进围巾里，仅
露出眼睛。他们微微低垂着头，
衣领高高竖起，试图为脖子抵
御些许寒意，双手深深地插在
口袋中，肩膀微微蜷缩着，仿
佛这样便能让身体缩得更小，
以减少与冷空气的接触面积。
然而，那冷风却依旧无孔不入
地往里钻。他们的双手冻得通
红，边走边微微颤抖的身子，
被风吹起的围巾，嘴唇也冻得
发紫。他们迎着凛冽的寒风，
一步一步坚定地朝着前方行进。

骑着单车的人奋力地蹬踩
着踏板，却全然没有了以往的
轻快与有力。冷风宛如无形的
巨大阻力，狠狠地拍打着双腿，
使得每一次蹬踩都需要耗费更
多的力气。风从正面狂猛地吹
来，如巴掌般刮得脸阵阵生疼。
人们只得微微低下头，将下巴
深埋进围巾里。那围巾已被呼

出的水汽浸湿了一部分，湿漉
漉且凉飕飕地贴在脸上，但总
归比直接让冷风刮在脸上要好
受一些。即便在这寒冷的风中
骑单车如此艰难，人们也没有
丝毫停歇的念头。

寒风恰似人生中冷峻的考
验，它的变幻无常，正如人生
的起伏波折：有时一路顺遂，
阳光明媚；有时逆风而行，艰
难困苦。顺风之际，我们应当
善于敏锐地把握机遇，果敢地
勇往直前，让成功的步伐更加
坚定；逆风之时，我们更需要
笃定内心的信念，砥砺奋进，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逐步在风
中学会坚持，于挫折中懂得成
长。

走在风中，我们所直面的
不单是那能穿透骨髓的严寒，
更是人生种种境遇的生动写照。
寒风如同苦难考验，它锤炼着
我们的意志，塑造着我们的品
格。恰如那翠竹，历经东西南
北风的千般磨炼万重击打，方
才成就其坚韧劲拔之姿。风可
以塑造竹，亦可以塑造人。把
每一阵逆风化作前进的动力，
走在风中，绽在风中。

鸟巢是树上的家
□刘刚

俗话说：“居与鸟巢邻，
日将巢鸟亲。”

在家乡的山野上、小河边、
村庄里，一排排刻有岁月痕迹
的杨树上有很多鸟巢，这是鸟
儿们精心营造的“家”，它们在
这里繁衍生息、哺育幼鸟。

杨树枝丫上坐落着三两鸟
巢，或大或小，鸟巢里有幼鸟，
有辛勤哺育的雌鸟和雄鸟，一
个鸟巢就是一个家。几个充满
活力的鸟巢就成了树上的村庄。
袅袅炊烟升腾之处，鸟儿在空
中展翅飞翔，累了，就飞回巢，
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此起彼伏，
村里的那些静寂的大树就生动
起来。

每到秋天，叶落纷飞，老
杨树就显得格外孤单，褐色的
鸟巢尤其突出。一个个鸟巢挂
在杨树上，更有一种美感和孤
清。它独立于时间之外，好像
偌大的冬天只有它了，显得格
外温暖有力。

儿时，外婆常讲，喜鹊在
树杈上筑巢，麻雀在屋檐下掏
窝，燕子在房梁上找家。我好
奇地追问着，它们是怎么筑巢
的呢？才知道鸟儿经过一番考
察，挑出最高最粗壮的树，找
到安静祥和的人家，它们就开
始幸福又忙碌地工作了，鸟儿
衔来柔韧的细枝、泥土、羽毛、
树叶等，用唾液粘在一起，搭
起一个框架，最后经过一番修
饰，建造成了一个个温暖而又
舒适的家。

外婆的话，带我走进群鸟的
家园。我听到，风穿过树木的声
音，看到一只只鸟叼着一根根树
枝，建立巢穴的场景……蓦然
间，法国电影 《树上的父亲》
浮现在眼前：父亲的猝死，让
一个和睦的家残缺了，小女儿
西蒙常常爬到家门口那棵大树
上去。她听到父亲的说话声，
西蒙告诉母亲一个秘密，说父
亲没有死，住在树上。孩子一
心一意相信父亲的存在，她让
经受巨大的痛苦的家庭成员走
出绝望，开始新的生活。

在我看来，那棵树就是一
个巢穴。真正的家，在每一个
人的内心。杨树上的鸟窝，犹
如一盏灯，多年来一直如影相
随地跟着我。

深冬了，树叶落尽了。干
净突兀的树梢上，就剩密匝匝
的鸟巢了，成了杨树林一道靓
丽的风景，看似摇摇欲坠，但
所有树枝都衔接得天衣无缝，
像一件件天然的工艺品。

喜鹊的巢圆圆地裹在树叶
里，燕子的巢小巧玲珑地镶在
房梁上，麻雀的巢神秘地隐藏
在屋檐下，它们依偎着杨树，
依靠着村庄，成了村里的孩子，

在巢里眺望着远方。
小时候，我对树上的鸟巢

充满了好奇。村庄里的操蛋孩
子更是对鸟蛋垂涎三尺。曾经
有一个小伙伴，赤着脚，哧溜
哧溜地爬上大树，两只腿跨在
树杈上，伸手在鸟巢里掏鸟蛋，
掏出一把就向树下的我们炫耀。
外婆常说：“不要掏鸟窝，尤
其是燕子窝，燕子是益鸟，能
吃害虫。鸟窝是它们的家，鸟
蛋是它们的孩子，归来的鸟儿，
不见了鸟巢里的孩儿，会站在
大树上凄惨地鸣叫。”
寒来暑往，不知哪天，鸟

窝里突然传出几只幼鸟的叫声，
此起彼伏。赶上幼鸟父母捕食
回来，幼鸟的叫声里更透出一
股撒欢般的亢奋，直到它们吃
饱喝足，那种喳喳的叫声才渐
渐停止，就像喂饱的婴儿开始
在母亲怀抱中安静地睡去。
如今，听到鸟鸣雀叫，我

总会想起那些鸟巢，心中涌起
一股莫名的感动。鸟巢，是自
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见证。仰
望着鸟巢，那是一幅多么美好
的鸟语画。鸟儿们在巢中忙忙
碌碌、叽叽喳喳，或在梳理羽
毛，或在喂养幼鸟，或在阳光
下小憩……杨树为它们提供了
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而它们
也为杨树增添了一树生命的繁
花。我们要珍惜与自然的关系，
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地融入自然，感受生
命的美好和意义。
后来，我离开了村庄，去

过很多地方。城里的钢筋混凝
土冷冰冰的，鲜有鸟巢，少了
一份诗意、一份自在，也很难
看到树上的“家”。偶尔看到小
区树上落下一群鸟，我欢喜地
悄悄走过去，它们却警觉地飞
走了。于是，我又想起外婆的
那句话，有树的地方会有鸟，
有鸟的地方会有鸟巢，有鸟巢
的地方才有家。
这几年，村庄里的很多院

子都成了空巢，不少年轻人都
去城里务工买房，留守在村庄
里的多是老人。很多老屋门前
因常年无人打理，长满了荒草，
蜘蛛网斜斜地挂在墙头上。门
前的杨树一如既往地站立着，
只是，很多鸟巢也成了空巢。
还好，每年春天，南飞的

鸟都会记着回家的路，屋檐底
下又有了燕子筑巢的身影，树
上的家也热闹起来，鸟儿又开
始筑新巢，孕育新的生命。
屋檐下，母亲又开始喂养

一群鸡仔，就像抚摸小孙子一
样疼爱有加。我一路奔波，从
千里迢迢的小城往家赶，推开
大门，我声音响亮地喊：“妈，
我回来啦！”

“两湖”一线建设者

七绝·“两湖”创新区

谈亚东

（一）

湖边冬煦出云霄，

挥汗晨昏夺锦标。

两鬓欲随风柳醉，

青春昨日又今朝。

（二）

铁塔昂扬乐在兹，

湖风浩荡绿参差。

殷勤工地接晨夜，

正是倾怀奋发时。

（三）

迢递凄风落两湖，

钢筋铁骨架征途。

碎灯摇影长宵里，

光转盔红天地殊。

过“场北河水上运动公园”有感

水杉绿岸沐风华，

驿站轻桡泊影斜。

畴昔农场今焕发，

奔腾赛艇付云霞。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西太湖学校在建感作

湖山庠序望中瞻，

塔吊凌云气更添。

犹梦芳声弘德远，

今朝苦干换新甜。

“三大攻坚”感记

农场往昔忆征程，

八万民工勇播耕。

膏火介然今复举，

蓬门更漏问苍生。


